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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的女入味 （ 代序 ）

正 式 开始启 动 写 这本小 说 后 ， 我 重 又 背

起 行 囊 ， 前 往 海 口 。 在 故 乡 我 始 终 心 浮 气

躁 ， 焦 虑 不 堪 。 夜夜不得安 眠 ， 那 月 夜下 涌

动 的 幽 蓝 海水 时 常 在 我 的 梦 里 掀起 哗 哗 哗 的

涛 声 ， 声 音 美 丽 、 激越 ， 充 满 感伤 ， 把 我 的

灵 魂 自 睡 梦 中 轻 轻 浮起 。 直 到 坐 上 火 车 ， 看

到 成 千 上 万 怀 着 盲 目 的 希 望 四 处 流 浪 的 人

群 ， 嗅 到 同 类 的 气 味 ， 我 喧嚣 不 止 的 。心 才 渐

趋平静 。

不 知道 一 个人和 一个城 市 究 竟 存在 怎 样

的 关 系 ， 如 此 的 难 以 释 怀 ， 如 此 的 牵 肠 挂

肚 ， 海 口 成 了 我 漂 泊 人 生 中 深 藏 的 、 永 恒

的 、 念念在 。心 的 精 神 家 园 。 当 我 收拾行 李 ，

家入用 无 比 忧 虑 无 比 踌 躇 的 眼 神 望 着 我 ， 我

背 转 身 低 头 沉 默 。
。心 想 ， 麻利 地拾掇行装 的

我 ， 在他 们 的 眼 中 一 定丧 失 了 依依 的 女儿 。心

态 ， 丧失 了 女人味 吧 。



有 人 说 ， 女 人 味 就 是 示 弱 ， 天 真 ， 驯

顺 ， 不 动 脑子 ， 不 知 有 汉 ， 无论魏 晋 ， 什 么

事不 管 不 问 ， 像 一球小 小 的 杨花 ， 随风漫 不

经心地飘来飘去 不 知 归 处在 哪 。 倘 若这真是

当 下设定 的 女人 味标准 ， 那 我 也 只 好避之不

及 了 。

女人 味 究 竟 是什 么 ， 我 以 为 是 张 曼 玉 穿

着颜 色 妍 丽 的 曳地长 裙 ， 带 着快 活 的 眼 神 轻

飘在 洁净 的 马 路上 ， 优 美 的 背 影 时 隐 时现 ，

像一把典雅 的 小提琴 无 声地 演 奏着 《 春之 圆

舞 曲 》 ； 是杨 丽 萍扭 动 着 纤瘦 而 有 力 量 的 身

体 ， 用 受 了 神 灵蛊 惑 的 手 部 语 汇 充分表 露着

变 化 万 千 的 情感 ， 丰 盈着人们 长年 累 月 处 于

古板荒芜状 态 的 心 田 ； 是傍 晚 时 分从贴着玻

璃幕墙 的 摩 天 大楼 里释放 出 来 ， 匆 匆 趟过 密

集 的 车 河人潮 ， 回 到 家 里 ， 穿 着 宽松 的 棉 质

睡袍斜倚在 沙发上 ， 安 之若素地绣着 纤 巧精

致 的
“

十 字绦
’

⋯ ⋯

往细处说 ， 女人 味是 洁 净 的 衣衫 ， 是 温

暖 的 眼 眸 ， 是柔和 的 语调 ， 是友 善 而 动 人 的

微笑 ， 是 百 合花 一样 的 纯 洁 ， 是大 海 一般 的



宽容 与 坦然 ， 是永远 向 上 向 善 的 心境 ， 只 可

惜 ， 如 此 懂 得诠释女人身 体 内 潜伏 的 美好特

质 的 女人真 的 是 不 多 了 。 置身 于 快节 奏 的 城

市 里 ， 仿佛 踏上 了 一 台 永不 停歇 的 跑 步 机 。

除 了 跟 着 它 走 以 外 ， 别 无 选择 。 她 们 要 工

作 ， 要 生 活 ， 要 有条 不 紊地遵从 生 活 为 她们

制 订 的 作 息 表 ， 还要 随 时提 防 背 后 呼 啦 啦 拥

挤上来 的 ， 比 她们 更 生 机勃 勃 更 眉 目 如 画 更

胆 大妄 为 的 年轻 女 孩 。 久 而 久之 ， 她们 在社

会大机器疯狂般 的 推 动 下 ， 越发 盲 目 ， 越发

身 不 由 已 ， 越来越身 心 不 平衡 ， 也越来越遗

失 了 姻雅 的 女人味 。

身 为 女人而 丧失 了 女人味这片 领土 ， 无疑

是 一种 失败 。 是 一种 悲 哀 的 损 失 。

在这本 书 里 ， 我 要讲述 的 是几个大龄女

孩 的 故 事 ， 她 们 也 曾 笑 靥 如 花 ， 女 人 味 十

足 。 后 来 ， 当 爱 惰 的 花 叶 一 次 次 在 。心 头 萌

芽 ， 继 而 衰黄 ， 最 后 死寂 。 留 给她们 的 只 是

火车 开 动 时 躲在玻璃 窗 后 面 一 闪 而 过 的 不 同

男 人 的 脸 。 于是 ， 她们 的 女人味便宛 若漏 斗



里 的 沙 子 样越 来 越少 。 脸 部 的 表 情 默 默 蜕

变 ， 变 得桑骛无 畏 ， 变 得清冷 幽 微 。 微 扬 着

头 一 副 坚 不 可 摧 的模样 ， 实 则 内 。心 又柔软得
一 塌 糊 涂 。 叶 子还是那 片 叶 子 ， 在晨 唆 和黄

昏 时分 已 迟然 相 异 。 旁 人看不 出 ， 而 自 已 分

明 是知道 的 。

看见她们 锯傲 的 神 色 ， 搀 杂 着 一 些 寂 寞

的 意 味 ， 这寂 寞 ， 在 时 间 的 催促下 ， 正 一 天

一 天地长 大 ， 如 大 毒 蛇 缠住 了 她们 的 灵魂 ，

我远远地望着她们 ， 不 禁慨然黯然⋯ ⋯

道不 明 的 心 绪里 ， 有怜惜 ， 也有苦涩 。

当 一个女人韶 华 永逝 ， 却 始终无处 安 放

她那 一颗仿惶 无依 的 心 时 ， 她 与 周 围 的 环境

随 即 处 于对峙状 态 。 或 龈捂 ， 或 隔 膜 ， 或疏

离 ， 或 冷漠 ， 或跋扈 ， 总 是充 满 了 大 大 小 小

的 冲 突 和 矛 盾 。 磕磕碰碰 中 ， 又如何 能 培养

杨柳依依般柔 韧 飘然 的 女人 味 呢 ？ 她们 的 与

众不 同 ， 使得她们 成 了 大 家 。心 怀 叵 测 的 眼 神

里 费 解 的 谜 。 她们 被 动 地承载 着人们 肆 意巡

唆 的 眼 光 ， 接 受 着 闪 烁 其 词 欲 言 又 止 的 盘

问 ， 以 及热 情 得近 乎 穷 凶 极 恶 的 关 。心 。 凡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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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 种 ， 不 一 而 足 ， 迫使她们 只 得 以 不 睬 红 尘

的 姿态虚 弱地抵抗 。

爱 情 与 女人 味 的 遗 失原 本 息 息 关 联 。 她

们 不 晓 得在这霉 晦 不 见 生 动 的 枯槁 岁 月 ， 爱

情 就像晨 雾 里 覆盖 了 半 湖 秋水 的 植 物 倒 影 ，

是认不 得真 的 容颜 。 爱 情�D�D这个古老 的 词

语 ， 老瓶 装 新 酒 似 的 灌 入 了 前 所未 有 的 汪

解 ， 它 包含着 最 汹 涌 的 缠 绵 、 最 不 着痕迹 的

漠视 、 最虚假 的 温 柔和 最冷酷 的 欺骗 。 它 被

在欲望 的 砂锅 里 苦苦 煎 熬 的 现代 男 女荒疏 。

遗忘 、 忘 乎所 以 的 唾弃 。

当 爱 情在女人 。灯 里死去 的 一 刻 ， 女人味也

随之湮 灭 了 ！

八十 多 年前 ， 郁 达夫 曾 经 悲 哀地诸 问 ：

没有爱情 的 生 涯 ， 岂 不 同 死灰 一样 么 ？

这样干燥 的 、 灰色 的 、 单调 的 又 刻 板无

趣 的 生 涯 ， 我 想是谁都 不 乐 意 拥 有 的 。 是 谁

都 。心 生 厌倦 的 。 假若你对 我 有 一 点 点 真 心 ，

我对你有 一 点 点 真 意 ， 世界从此春 暖 花 开 ，

阳 光妩媚 ， 那 不 是两相愉悦各 自 安好 ！



尽管 朝 夕 相 处 的 现实境遇是如 此 的 纷繁

鄙 陋 ， 幸 福 的 生 活 看上 去就像子夜 时 分黑 暗

的 海 面 上泼靓 的 虹 影 ， 绚 烂 非 凡 ， 永远处 于

虚 无 的 虚 无状 态 。 但我们 还是应该 不 屈 不挠

地坚 守 内 心 的 纯 明 ， 在这个避爱 如仇 的 疾病

时代 里 相信爱 情 ， 期 待 爱 惰 ， 寻 找爱 情 ， 珍

惜爱 情 ， 表达爱 情 ， 哪 怕 做做姿 态 ， 免得 一

不 小 心就遗 失 了 女人味 ！

麦 子

海 口
， 2003 年 11 月 25 日



阴影 ， 又升高了一截 。

窗对面那栋灰蒙蒙的七层居

民房 ， 正面完全笼罩在阴影里 ，

而右侧在阳光的照射下 ， 无比清

晰地分割成黑 白 不 同 的两个世

界 。 如同 阳世与阴间 。 分割线是
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 。 它像一条

黑黝黝的异常坚韧的蚯蚓般 ， 抱

着一个宏大的计划 ，

一步一步地

向上爬行 。 几秒钟之前 ， 楼房右

侧的大部分裸露在阴影之上 ， 被

阳光映出一片灼人的亮 白 ， 明晃

晃地耀人眼 目 。 转眼间 ， 就几乎



整个地挟裹在阴影里了 ， 只有顶层部分冰山一角似的 ， 还顽

强地沐浴着一层虚浮的 日 光 。

在阴影的平移下 ， 雪白 的墙壁随之也暗了下来 ， 阴暗使

充满着电脑 、 电缆线 、 小音箱 、 插座 、 堆积的信件 、 书柜里

横的竖的塞得满满当 当的书等物品的空间显得相当逼厌 ， 舒

虹感觉拘束和紧迫 。 好像它们被老巫婆施了魔咒 ， 长了脚般

会离开原来的位置朝她排山倒海地齐齐飞来 。

她端起桌上的茶杯 ， 仰头喝了 口 水 ，

一种清凉的感觉顺

着鼻腔和喉咙滑人肚子里 ， 给了她些许的安慰和缓解 。 她仁

立窗前 ， 静默地望着下午四点半逐渐热闹起来的街面 。 街的

右边植了一整排巨大而古老的凤凰树 ， 树冠相连 ， 开出一大

片绚烂的红花 ， 将一径灰色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 。 若有轻

微的风 ， 花瓣就脱离了青枝 ， 四散狂飞 。 行人无知无觉地穿

行在洒满花瓣的美丽街道上 。

舒虹渴望早点下班 ， 渴望尽快冲出这栋气派而死气沉沉

的高层建筑 ， 汇入到煦 日 融融的马路上 ， 汇入到那一群眼神

或疲倦或懒散或快乐或清醒或沮丧或麻木的人群之中 ， 听凭

醉红的花朵岁 月 样寂静无声地抛在身上 。 还有流畅的风 自 由

地迎面吹拂 。 她想 ， 先前的紧张憋闷 ， 或许是因为一整天幽

闭在空调房的缘故吧 。 就像沙丁鱼无奈地封闭在冰冷的铁皮

罐子里 。

她讨厌这种整齐划一的作息时问 ， 每天早晨八点钟坐着

如囚车般的公车在八点半之前准时报到 ， 在囚房似的办公室

里闷声闷气地劳作八小时 ， 晚上五点半又依着原样路线坐着

疲惫的 囚车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 。 监狱里囚徒一样毫无

自 由可言 。 她不爱金钱 ， 不慕权势 ， 也不像别人那样削尖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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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往上攀爬 ， 她爱飞扬有趣的生活 ， 仰慕西方人纯美的爱情

观 ， 并深受影响 。 她一门心思渴念着拥有一份真实的 、 忘我

的爱情 。 她觉得爱情是女人心里的一棵树 ， 有了树 ， 女人的

心是稳的 ， 是枝繁叶茂的 。 树皆结果 ， 花皆芳香 。 其他的诸

如学业啦 、 工作啦 、 金钱啦 ， 在她看来 ， 通通都是攀附在这

棵树上面元足轻重的藤蔓 。 而没有树的女人 ， 她的心则是风

雨飘摇中的一扇小门 ， 吱吱哑哑 ， 定不下来 。

但是 ， 她是女人 ， 是成年人 ， 她要生活 ， 要 自 食其力 。

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， 她必须去操持维持生存的所有勾 当 。

无所谓喜欢 ， 还是不喜欢 。 有时候 ， 她觉得 自 己是一只痴笨

的母蜘蛛 ， 自 己 吐丝 ， 织网 ， 然后 ， 把 自 己牢牢地 、 结实地

罩在网 中央 。

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 ， 离下班还差一个

小时 ， 时针哺哺哺的声音挑衅般地回响着 ， 听着更烦 ， 舒虹

心绪不宁 ， 所以对噪音尤其敏感 。

她颓丧地叹了 口 气 ， 仰靠在转椅上 ， 闭上眼睛长达五秒

钟左右 ， 仿佛在苦思冥想一个深刻的间题 ， 然后 ， 脚尖在地

上暗暗用力点了点 ， 让转椅飞快地 自 转了三百六十度 。

“

舒虹 ， 来一下 。

”

正当舒虹半躺在转椅上 ， 清理 自 己 杂芜的心事时 ， 总编

的身影在门 口 晃了两晃 ， 又消失了 。 速度快极了 ， 犹如照相

机闪 了一下 。

听到总编的召唤 。 舒虹浑身一激灵 ， 感觉有什么尖尖的

东西在戳她的皮肤 。 她不想去 ， 但她只是想了一下 。 她不可

能反抗他的意志 。 人在江湖 ， 身不由 己 。 她只能在关键部分



听命于 自 己 。 她发出 了一声平静而深沉的叹息 。 然后 ， 两手

撑着扶手 ， 费劲地把 自 己 的身体从转椅上极不情愿地挪出

来 。

舒虹供职的单位是 《南国女人》 杂志社 ， 它是 P 城有

影响力的期刊之一

， 是一本专门讲述女性情感的杂志 。 除了

依靠这本杂志牟取利润外 ， 还涉猎了其他行业 。 比如代理出

版 、 代销期刊 、 替人写 自 传 、 给企业写策划方案等等 。 忙时

两脚不沾地 ， 闲时又如十二阑杆遍倚望断天涯路翘盼情郎的

怨妇 。 既没前途 ， 又没钱途 ， 这种意思 ， 舒虹的朋友刘敏不

止一次地表示过 。 并怂恿她去一些油水肥厚的公司工作 。 比

如寿险营销员 、 售楼小姐 、 总经理秘书 。 她只笑而不语 。 她

有 自 知之明 ， 她个性内敛 ， 而公司是一潭积满淤泥的臭水

沟 ， 她不认为她能修炼到如同泥鳅一样滑腻 自 如的地步 。 杂

志社相对公司要单纯一点 。 惟一让她头疼不已 的事情是总编

不定期的召见 。

总编是内蒙古人 ， 自 小穿着长袍骑着骏马在草原上不分

东西南北地驰骋惯了 ， 任何形式主义的束缚都被他视若眼中

钉 。 学的专业又是雕塑 ， 也是百分百的艺术行业 ， 凡与艺术

稍微沾边的人都热爱擎着火炬的 自 由女神 ， 热衷于在平淡的

生活里人为地制造一些麻烦 。 所以他五年前就痛痛快快地休

掉了他的前妻 ， 毫元顾忌地跨越了世俗的樊篱 ， 给了 自 己元

限大的独立和解放 。 总编宽肩长腿 ， 齐肩披着一头蓬乱的髦

发 ， 脸颊瘦削 ， 戴着眼镜 ， 镜片后的眼睛有点浑浊 ， 那是尼

古丁和 乙醇在体内长期激烈搏斗的结果 。 走路的姿态相当 自

信 ， 且旁若无人 。 像一具活动的高昂头颅的雕塑 。

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�D�D每天都要与女职员单独谈



话 。 至少半个小时 。 就跟一个人每天都拉小提琴 ， 每天都下

围棋 ， 每天都看书 ， 乃至每天都做爱的性质一样不值得疑

议 。 借谈论工作的 由 头顺带着考察员工的性情 、 能力 、 喜

好 、 思维也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， 元可厚非 。 人性化管理的

理念像八爪鱼一样 ， 早以其无孔不人的形态渗透到了社会上

尽可能深的各个层次 。 他 自 然要与时俱进 。 从另一角度也体

现他和群众打成一片 。 当然 ， 他心里清楚 ， 他从中获取了一

份独特的快乐 ， 他喜欢呼吸年轻女孩青春肉体的迷离香气 。

新鲜得像剥 了壳的荔枝 ， 让人忍不住嘴馋得想一 口 吞咽下

去 。 有几个女员工如同接受首长检阅般正襟危坐在总编办公

室的沙发上接受他的慰间 ， 有的召见了几次就永久性地离开

了办公室 ， 离职原因疑窦丛生 ， 让人纳闷 ， 却也无人追问到

底 。

这些不懂眉眼高低 ， 死板僵硬得像一截锯断的木头似的

女人 ， 自 然要撵出他的视线 。 在他眼中 ， 女人这个词不仅仅

意味生理上的性别 ， 这个词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含意 。

舒虹轻叩总编房门 ， 总编跷着二郎腿 ， 坐在老板椅上 ，

带着一脸和他的头发一样浓密的笑容 ， 他摆摆手 ， 招呼舒虹

进来 ， 舒虹坐在沙发上 ， 和总编斜对面 ， 中 间隔着一张茶

几 ， 茶几上摆了一碟红泥花生 ， 绿箭 口 香糖之类的东西 。

舒虹 ， 发行部的小李今天病了 ， 小余又去深圳出差了 。

这是嘉华房地产公司 的广告彩样 ， 你抽空拿去给嘉华柯总审

核一下 ， 同意的话让他在彩样上签名 ， 然后直接送去印刷厂

付印 。

舒虹点点头 ， 接过总编手中的彩样 。 商品经济大潮的冲



击下 ，

一本杂志单靠卖空瘪的文宇根本挣不到钱 ， 广告才是

杂志获利的重要源泉 ， 如果源头哪天掐断了 ， 杂志基本上也

就断气了 。 透过一张张精美绝伦的铜版纸背后凸现的全是成

串叮当作响的铜板 。

总编狠狠地抽了 口 烟 ， 把他的脸埋在翻滚的浓烟里 ，

一

缕缕轻虚的烟雾梦境般地在他的头顶上方升腾 ， 悠悠地扩

散 。 意犹未尽 。

一如总编意犹未尽的表达 。

舒虹坐在沙发上 ， 脸色平和 。 谨慎地保持缄默 。 而本能

里却嗅到一股膝膝陇陇的危险情绪 。 她的沉静以及故意拿捏

的上下级之问的分寸 ， 沙包般堵住了总编心里暗涌的急欲溃

堤的洪水 。 对于女人来说 ， 最大的胜利就是成功的防御 。 这

是舒虹读大学时摘抄的一句话 。 现在派上了用场 。 显然知识

还是有用的 。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。

总编细眯着眼睛 ， 饶有兴味地看着舒虹 ， 研究着她 。 他

腾地甩出一个烟雾弹 ， 怀着老猫逗弄老鼠样的心态玩着这个

游戏 。 老鼠在猫的利爪下俯首帖耳就了无趣味了 。 玩的就是

扑腾 、 奔逐 、 躲闪 、 跳跃 。 他要测试一下这个外表斯文的女

孩的反应 。 犹如化学老师拿一张张试纸测试不同液体的 PH

值 。 于是 ， 他讲了一则新闻 。 这则新闻就是他的烟雾弹 。 他

暂不想把事情做死 。

他说 ， 前天的晚报上登了一则报道 ， 虚虚实实的 ，

一惊
一咋 ， 搞得不知今 日 是何年 。 置身于这个变幻纷杂的社会 ，

真是咄咄怪事 。 我讲给你听 ， 你看可信不可信 。 说是有两个

小偷 ，

一个男 的 ，

一个女的 ， 撬开了一户家境富裕体面优雅

的知识分子家庭 ， 偷走了所有能偷走的东西 。 临走前 ， 到主

人卧室里巡视一圈 ， 看见床头上夫妻俩的结婚照 ， 不知缘何



自 丹田里腾地升起一团蘑菇云般的仇恨情绪来 。 两人狡黠地

相视一笑 ， 坟双倒伏在铺着杭州软锻的床上 ， 疯狂地做爱 。

在人家的床罩上留下他们躁蹿的痕迹 。 事毕 ， 还恶作剧地厨

了一泡屎在床上 。 真他妈的不可思议 。 什么心态 ？

总编在讲话过程中 ， 有意识地在做爱 、 躁躇等字眼上大

做文章 ， 夸张地提高了音量 。 他微斜着头 ， 用眼角 的余光不

动声色地关注舒虹的反应 。 若无其事的 。 像一个临床经验丰

富的心理医生 。 直勾勾地盯着会引起别人的尴尬 ， 也会暴露

出他的用意 。 舒虹默然不作声 ， 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，

显得出奇的冷静 ， 平淡 ， 好像压根儿没有听到这两个词 。 又

好像这两个宇从左耳朵进去后 ， 倏地一声 ， 飞快地从右耳朵

里仓皇地溜之大吉了 。

总编心里明 白 ， 这就是她的正面答复了 。 大家都是聪明

人 ， 点一下就心领神会了 。 他的投石问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

果 ， 好比将一只乒乓球朝沙包上投掷 ， 期待着它有力地弹回

来 ， 可它却几 自 颓丧地顺着沙包迟缓地滚落在地 。 不言而

喻 ， 他和舒虹不是同一轨道奔跑的马车 。 他在心里切断了和

舒虹有待进一步的念想 。 坚定地将她划 出 了他的某个小圈

子 。 性这种东西越是勉强的感觉越差 。 他绝不强人所难 ， 他

要的是一拍即合 。 你情我愿 。 他伸 出枯瘦的鸡爪子一样的食

指 ， 在杂乱的黑发里橹了橹 ， 哈哈哈地干笑三声 ， 藉此掩饰

内心的失落 。 然后 ， 开始回忆 ， 开始总结 ， 开始畅所欲言 。

他的话在舒虹耳边隐隐约约 ， 像是远离沙滩的大海中央

漂浮的胶质物 ， 模糊的物体 ， 看不明确 。 他好像在说 ， 他的

羊群洁白 得如天L的 白 云般的呼伦贝 尔大草原 。 他在 P 城

的奋斗史 。 他不停歇地 ，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般 自顾 自地说着 ，



一直不停地说 ， 不停地说 ， 说成 了一种惯性 ，

一种条件反

射 。 他能同谁说 ， 他能同谁说哟 。 除了他的下属甘心作他虔

诚的听众宁静地聆听外 ， 他从别处再也找不到诉求对象 。 找

不到一副忠诚的耳朵了 。 并且年纪越大 ， 诉说的狂热反而越

发凶猛 ， 动物一样 。 他通过诉说表达他对前尘往事的追索和

留恋 。 他清楚 ， 热衷于回忆是年老的主要标记 。 所以 ， 他要

在衰老的黑洞暴戾无比地吞噬他以前 ， 赶紧抓住几个容貌姣

好的女孩 ， 疯子样的在她们身上耗尽最后一丝精力 ， 让人生

尽可能少些遗憾 ， 多些圆满 。

庄子曰 ： 人生天地之问 ， 若白驹之过隙空隙 。

舒虹惆然地盯着他的镜片 ， 镜片在外面阳光的反射下 ，

中心聚焦成晶亮的小灯泡 。 这两个小灯泡把舒虹的思路引 向

了别处 。 她不再捕捉他叙述的内容 ， 渐渐地 ， 他的声音像孤

帆远影一样飘渺 ， 舒虹因此解放了 ， 自 由 了 。 她信马由绥 ，

胡思乱想 。 这是她对抗总编没有时问止境的诉说的绝好办

法 。 他表述他的 ， 她冥想她的 。 各得其所 。 各投所好 。 她的

好多边远的记忆碎片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从结了蛛网的历史角

落里拉回来的 。

这一次她想起了她的初恋 ， 和抛下她不知所踪的臂刚 。

一个稀少的姓氏 ，

一个元言的结局 。 那年八月 ， 她和他在幽

静翠绿的山 中散步 ， 山上种了许多造竹制工艺品的细竹 ， 修

长青翠 ， 逼人眼 目 。 他随手扯了一片竹叶 ， 打横含在嘴边吹

着欢快的曲子 。 在一片绿草如茵的空地上 ， 他的手指在她光

洁的脸上轻轻摩掌 ，

一线盛夏的金光 ， 穿过竹林 ， 投在她的

脸上 ， 她的脸粉艳如霞 。 他们诧异与羞怯地对望着 。 看到 自

己 的影子若隐若现地浓缩在对方的眼睛里 。 原始的欲望在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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